
32
■理论探索

2026年1月21日 星期三理论·新闻责任编辑：黄尚恩 康春华 电子邮箱：wyblilun@163.com

八方文讯八方文讯

李志强诗书画作品展在京举办

1月16日至18日，由《诗刊》、中国铁路文联书法分会、兰州交通
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墨行如骥——李志强（李木马）
诗书画求教展”在京举行。中国书协名誉主席苏士澍，中国作协原副主
席高洪波，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夏潮，以及来自文学与书法界的专家学
者和爱好者200余人参加开幕式。

李志强生长于燕赵大地，借助故乡山水的滋养，立足铁路事业的
宽广平台，在诗书画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等领域不断耕耘探索。此次
展览共展出诗书画作品百余幅，画作以写意马为主，展现出作者丰沛
的创作激情，既是李志强艺术实践和探索成果的一次检阅，也是其艺
术人生的阶段性总结，生动彰显了新时代艺术家的理想担当和艺术情
怀。“墨行如骥——李志强诗书画求教展”学术研讨会同期举办。

第四届新韵律诗歌研讨会举行

第四届新韵律诗歌研讨会日前在云南元谋举行。中国作协诗歌委
员会主任吉狄马加出席并讲话。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
罗景锋，《诗刊》副主编、《中华辞赋》杂志社社长王冰及张鲜明、杨荣昌、
张光昕、徐庶、张远伦、王单单、张志刚、段爱松、张永锦等与会研讨。

吉狄马加表示，新韵律诗歌要兼顾历史纵深与时代创新，传承民
族文化精髓，反映当代生活变革，形成新的学术思考和成果，推动诗歌
创作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与会者围绕如何推动新韵律诗歌繁荣发
展，如何让诗歌融入乡村、擦亮文旅名片等提出意见建议，认为要齐心
协力推动“新韵律”的理论建构更加深化，创作实践更加开阔多元，生
态培育更加健全持久，共同为新时代中国诗歌繁荣发展贡献力量。研
讨会上还启动了楚雄州“文艺赋美乡村”行动。

上海国际诗歌节聚焦AI时代诗歌创作

近日，以“AI时代·诗歌之道”为主题的第十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在
沪举行。来自国内外的20余位诗人齐聚一堂，深入探讨诗歌在AI时
代的创作与发展。中国诗人谢冕获得本届上海国际诗歌节“金玉兰”诗

歌大奖。他谈到：“诗歌的另一个名字是自由，用自由的语言自由地表
达。尘封半个多世纪，我终于能以诗人的身份出现，是诗歌拯救了我。”

据介绍，上海国际诗歌节以诗歌为桥梁，致力于开拓国际文学交
流途径，推进人类不同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本届诗歌节期间举办
了“AI时代·诗歌之道”中外诗人论坛、《上海文学》第十届上海国际诗
歌节特刊首发、“诗风万里”专场朗诵会、世界六大国际诗歌节峰会论
坛暨“诗的建筑”展会开幕式、“海风万里连诗情”——中国与拉丁美洲
诗歌交流等丰富多彩的诗歌活动，并以诗朗诵、论坛交流、社区互动等
形式让诗歌与当代生活建立广泛连接。

董小潭长篇小说《天滋》在宁研讨

1月10日，由江苏省作协和泰州市文联主办的董小潭长篇小说
《天滋》作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丁捷以
及汪政、庞余亮、张堂会等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天滋》于2025年4月出版，以近40万字篇幅叙述泰州天滋河两
岸几大家族的百年兴衰纠葛。与会者认为，《天滋》以日常生活中的柴
米油盐为抓手，将沉浮兴衰的地方史和百姓日常生活交融，勾勒出苏
中社会百年变迁的广阔图景。小说叙事采用复杂的复调结构，对民风
民情刻画细致，流淌着浓郁的地域文化魅力，显示出作者较强的文学
素养和长篇叙事水准。作为新大众文艺涌现出的江苏创作者代表，董
小潭说，“文学如河流，推动我拓宽表达的疆域，希望文学的大河会把
我带到更远的远方”。 （康春华）

吴丹长篇科幻新作《惊白》首发

1月8日，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主办的“石油魂·星际梦·家园情——
吴丹长篇小说《惊白》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徐刚、张俊平等专家学者
与作者吴丹围绕该书展开对话交流。

《惊白》是胜利油田作协副主席、青年作家吴丹推出的长篇科幻新
作。作品以石油题材为独特基底，巧妙串联起一系列充满想象力的科
幻设定，将外星球的神秘历史文化、地球的现实烟火与跨物种情感、家
族传承等多条线索交织，构建出一个科幻叙事与人文内核深度交融的
细腻叙事世界。与会者认为，《惊白》突破了传统科幻创作的边界，让科
幻的想象力与人文的厚重感形成共振。作品叙事灵动细腻，语言兼具
质感与张力，其科幻外壳下的人文温度尤为动人。 （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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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诗学“新”在何处
□王东东

理解新世纪诗歌的新基点

21世纪汉语诗歌已经诞生了自己的诗人和诗歌，但可
能还没有诞生自己的诗学，原因何在呢？一方面，我们针对
新世纪诗歌的批评力度和理论升华不够；另一方面，可能也
和既有诗歌史叙述的压抑有关，尤其当“九十年代诗歌”成
为标准的诗学范式，新的诗人和诗学想要脱颖而出无疑是
非常困难的。近两三年的“未来诗学”讨论，试图对这些现象
进行反思。但是，在诗学理论建设和新世纪诗歌批评两个方
面，仍显得努力不够。

最近，洪子诚先生如是谈起1990年代初的新诗“转
型”论：“诗歌‘转型’的强调者的诗学理念和艺术方式的
设定，不仅当作个体或某一‘诗群’的美学个性，而是赋予

‘范型’意义。他们将‘意识’与‘事实’，‘可能的方面’与
‘历史的方面’交错、混杂，把正在展开的写作实践迅速历
史化。这一处理方式，以及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间
诗歌理念、艺术方法关系的不同理解，是后来诗歌界争论
的根源之一。包括世纪末的‘民间’和‘知识分子’之争，也
包括20多年后的‘未来诗学’的提出。”（《张枣，“九十年代
诗歌”及其他——关于1990年代诗的零星记忆》，《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9期）这提醒我们，观察21世纪汉
语诗歌的文体变革，应该将其放置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
中来考察，不仅考虑到“九十年代诗歌”的“效果历史”，还
可以将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作为参照，引入1980年代甚或
新时期以来诗歌变革的长时段历史视野。

本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这一段时间的诗歌创作
不仅不是空白，甚至还是空前活跃且繁荣的。如果囿于既有
的文学史权威叙述，就难以认识到这一点。诚然，有一部分
诗人的写作还在“九十年代诗歌”的延长线上，在精神和技
法两个层面都有所表现。但仅从20世纪90年代诗风的遗
存这一角度，已经无法认清新世纪诗歌的真实面貌，后者其
实包含了不同时代的精神和技艺元素，抑或说，不同时代的
精神和技艺元素都会在本世纪找到归宿或完成“新的综
合”。2025年8月，我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办的“当代
诗的可能资源与另外路径”研讨会上也谈到，如果将1980
年代诗歌看作“正题”，那么，1990年代诗歌可以看作“反
题”——九十年代诗学转型论者并不掩饰他们对这一逻辑
的遵奉，这从散布于其字里行间的对北岛、海子和骆一禾等
人的“扬弃”中可以看出——但为转型论者遗忘或有意忽略
的是，难道不应该在21世纪诗学建构中完成对二者的辩证
或最终的“合题”吗？说起来，连我们自己也不相信，难道我
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中都未能完成这一点？

诚然，对本世纪诗学的认识不应仅仅依赖于逻辑推演，
而应结合创作实际来进行，为此离不开对重要诗人和诗歌
文本的批评。笔者以为，与“漫长的九十年代”遗留下来的

“九十年代诗风”比较，21世纪诗学已呈现出不少具有新意
的诗学命题和诗学主题，甚至更新了我们对于当代诗歌的
认识，值得专门、深入的研究。笔者在这里只能择其要者予
以提及，希望以后可以慢慢拓展，补足论述。

叙事性、抒情性、戏剧性的变奏

首先是诗歌表现形式的变革。我想不少诗界同仁都会
同意，21世纪诗学已然摆脱“叙事性”一家独大的局面，呈
现为叙事与抒情的辩证。在众多诗人对深度抒情、智性抒情
的探索中，甚至形成了一种“抒情优越论”的觉悟。然而，应

该认识到，这并非对1980年代抒情的单纯回归，而是融合
了1990年代叙事的风格提炼。按照叶燮的看法，诗学显然
应该包含“理”“事”“情”三种成分。三者相比较而言，“事”可
能只是其中较为初级的部分。一首优秀的诗歌，不会停留于
叙事，也不会以纯粹叙事为目的。我们知道，正是1990年代
将1980年代视为抒情的年代，而将自身视为叙事的年代，
这种反题式的自我主张使1990年代诗歌陷入叙事的牢笼
之中而不能自拔，其可能的最高理想——使诗歌向小说看
齐，成为“市民时代的史诗”——也隐而不彰。原因可能在
于，由于反感1980年代的普遍性想象，1990年代转向了特
殊性的诗学追求。仅仅从诗学技艺或表现类型来看，诗学也
应该包含叙事性、抒情性与戏剧性三种方式，从亚里士多德
到黑格尔莫不如此主张。欲求21世纪汉语诗学的突破，也
有必要重申这一普遍性诗学认知。

叙事与抒情的消长在新诗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出现过。
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而，在21世纪诗学中，与之有
关的变革的结果是，戏剧性终于被重视起来并大大增强，甚
至出现了诗剧、戏剧诗写作的热潮，不少诗剧还被搬上了舞
台。在诗剧或戏剧诗中，的确可以看到戏剧与诗、剧场性（表
演性）与文学性的博弈，然而，这并非一个骑墙、暧昧的文
体。它的影响并不弱于大众熟知的叙事诗与抒情诗，而且在
重视公共交流的现代社会，它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诗
学原理上，可以说戏剧性是抒情性和叙事性的综合，是二者
相加的结果。其实，中国古典戏曲从体裁上也可以说是诗
剧。戏剧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少讨论。如在1940年代，
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明确表示新诗要向小说
和戏剧学习，“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
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
而袁可嘉虽然高度评价了同时期艾略特、奥登等西方诗人
的诗剧创作，却担心年轻的中国诗人不易掌握诗剧的技艺。
究其原因，可能忽略了中国悠久的诗剧传统。诗剧的创作尤
其是被搬上舞台，有可能是诗歌重获公共性的一种方式。

如此看来，跨文体写作也应该是汉语新诗文体变革的
特征之一。此时的戏剧性不同于新批评的“张力”概念——
后者可能是1990年代诗歌所理解的戏剧性——而意味着
戏剧情节与戏剧结构的加入。如果将戏剧性理解得过于泛
化，甚至认为一切文学无不具有戏剧性，则很显然失却了戏
剧性的真义。正如闻一多已经意识到的那样，汉语诗歌的

“小说化”“戏剧化”也意味着其从贵族文学向平民文学的转
变。如果按照一种本质论的理解模式，中国文学是抒情的，
而西方文学则是摹仿的——汉语诗歌“抒情”的反面并非叙
事，而是西方戏剧的“摹仿”；正如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核
心，戏剧可能是西方古典文学的核心——那么在闻一多这里
则存在着从“诗歌中心”向“戏剧中心”的转变，这也是从古典
向现代的转换。不过，现代汉语诗歌应该有能力包容戏剧化
的追求，其努力目标之一就是形成诗剧或戏剧诗这一体裁。

共同体诗学与现代诗教

以上所谈，不仅仅是新诗形式方面的变革，而且还涉及
新诗内容方面的革新，真正完成从贵族之诗、士大夫之诗向
平民之诗、民众之诗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诗界革
命的任务甚至延续到了21世纪。观察当代汉语诗歌的变
革，也需要引入整个20世纪的视野。共同体诗学可能是连
接两个世纪诗学的主题线索之一。无论是鲁迅式的摩罗诗
力，还是胡适式的民主诗学，都是共同体诗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某些阶段，比如1990年代，个体诗学一度成为了诗学

的中心。而在新世纪，共同体诗学则有逐渐占据上风之势。
张伟栋在《九十年代诗歌与“个人写作”》一文中认为，以个
人写作为表达方式的个体诗学肇始于以朦胧诗为代表的
1980年代，但我以为，在1980年代诗歌（包括第三代诗歌）
中尚存在大量的对于共同体生活方式的想象——虽然是抽
象的，1990年代才真正进入个体诗学的时代。个体诗学与
共同体诗学的辩证，显然在21世纪才能真正完成。从个体
诗学走向共同体诗学，也意味着从现代主义的孤独感走向
共通感，从原子式个人欲望走向共同体理想中的“公意”（卢
梭语）。

共同体诗学的目标并不能一蹴而就。在新世纪诗歌中，
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公共题材的出现以及多元社会主题的
呈现。自“地震诗”以来，当代诗歌形成了围绕重大社会事件
写作的惯习。这种写作场域的明显变化，固然得益于从论坛
到自媒体的诗歌媒介传播手段的更新，但也和人们对公共
生活的热情高涨有关。与之相应，则是多元化的社会主题不
断涌现，如打工题材书写、中产阶级写作、自然环境与生态
主题等。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流更加密切，如纪录片
《我的诗篇》进一步增强了当代诗歌的公共性，至少在传播
层面如此。

共同体诗学理念的上升至少带来三个效果。一是从
怀疑主义到理想主义的回归，而怀疑主义是1990年代诗
歌与社会文化的特征。这是诗学精神方面的变革。我在
《21世纪中国新诗的主题、精神与风格》一文中着重谈到
了这一点，此处不再赘述。可以补充的是，在共同体诗学
中，同时存在着一个如何克服虚无主义的精神命题。这也
意味着共同体概念本身的变化：从外在共同体向内在共
同体的转化，亦即从封闭的、给定的共同体向开放的、养
成的共同体的转化。

二是“话语”概念可能会被“事件”概念所取代。前者是
“语言中心论”的，甚至可能是后现代的，而后者则可能意味
着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并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
各种现代理念纠缠不休。从话语退回到事件，也是对我们自
身存在与历史的接近，正如列维纳斯所说：“从隐喻的角度
来看，事件处于深渊的边缘，是我们的存在的起源。”其实，
无论是戏剧诗学还是共同体诗学，其核心指向都是“事件”：
在戏剧中是人物角色的行动，或戏剧情节，在共同体中则是
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或民族的共同行动或历史情节；正是

“事件”让诗歌天然地进入了历史领域，并最终完成诗与历
史的辩证。

三是现代诗教的强化。这是诗歌文化可能的最大成果，
也就是说，在民族文化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诗教话题一直
恒久不衰，在近几年又渐成热点。这既和新诗教育有关，也得
益于新诗对整体文化构成的反思能力之增强。作为现代文学
中最具先锋性的文体，新诗也是最具有现代性的文体。新诗
的危机、症结和表征，同时也是现代性的危机、症结和表征。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诗理应进一步参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塑
造，从而实现其教化之功与人文意义。现代诗教的提出意味
着新诗最终被文化机制所接纳。笔者在《漫谈一种现代诗教》
一文中谈到，现代诗教应该包含语言的自觉、人性的自由、文
化的自主等内涵。现在来看，建设一种现代诗教，最重要的也
许是要维护古今之间的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如果
说20世纪是新诗自我立法的世纪，21世纪也许是新诗为世
界立法、为文明立法的世纪，谈论诗教者，能不慎欤？

21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我们应该积极建构以本
世纪诗歌为本位和中心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话语体系。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研究员）

最近，出现了几个意料之外又在
创意生发效果之内的案例：一是河南
乡村“天安门”墙绘突然走红，二是重
庆女孩“邀人按猪”事件，三是缝反了
马嘴的“哭哭马”火了。

这三个案例看似分属不同的领
域，实则共同指向了同一个命题——
在“效率至上、原子化生存”的当代社
会，人们对“真实联结”“情感共鸣”“精
神原乡”的迫切追寻。它们从不同切
口证明，最能打动人的“文创”或“事
件”，都体现出对人情人性、时代情绪
的细腻把握。

三个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
即期待人文关怀的回归。商丘市吴营
村墙绘一反过去“乡村美化就是物理
装饰”的习惯，转向强调对个体遗憾的
抚慰。“按猪行动”一反“流量来自剧本
策划”的套路，用“帮父亲按猪”的朴实
求助击穿网络疲劳。而“哭哭马”一反

“文创必须完美讨喜”的惯性，用“扮萌
委屈”承接真实的情绪需求。它们的
本质都是“把人当‘人’，而非‘目标/消
费者/流量节点’”。这种“看见具体的
人”的姿态，恰恰是对抗“效率至上”的
有力武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目
的而非手段”，所有的行动都应落脚于
人的幸福。

因此，三个案例都引发了网友普
遍的情感共鸣。这是一条“个体情
绪—集体共鸣—文化认同”的共振
链。特别是“邀人按猪”事件，由女儿
对父亲的体谅，进而引起“杀年猪就是
年味”的童年记忆，最终形成“年味的‘味’是人与人的温
暖联结”的深层文化认同。这条共振链的特点是：不追求
覆盖所有人，而是击中了一部分人的共同经验。譬如，

“哭哭马”未必能让所有人喜欢，但它却击中了“当代年轻
人的情绪失语”；“邀人按猪”事件未必能让所有城市人奔
赴，但它却击中了“离乡者的乡愁”。真正的共鸣从不是
讨好所有人，而是精准接住某群人的“心事”。

从这些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消费”
从注重“功能满足”转向“精神治愈”。这种转向背后，是
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进阶。当物质日益丰裕足以解决生存
需求后，人们开始追求“归属与爱的需求”（社交需求）和

“尊重需求”（被看见、被记住）。三个案例恰好对应了这
些需求：吴营村的墙绘满足“尊重需求”（老人的梦想被重
视），“哭哭马”满足“情感需求”（情绪被接住），“邀人按猪”
事件满足“归属与爱的需求”（找回丢失的年味与归属感）。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思考：如何开展有温度、有影响力
的实践？我觉得，我们必须向下扎根，关注大多数人的真
实需求。在行动中，要注重真实，接受“不完美”带来的力
量。吴营村的墙绘是“复制”的，但它真实满足了老人们
的愿望。“哭哭马”是缝反嘴角的残次品，却真实反映了人
们的情绪。这种真实的不完美，反而有了直击人心的力
量。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任何行动可以不完美，但必须
保证安全。这也是最近一些地方出于安全考虑，暂时叫
停“按猪行动”的原因。

最后，我发现三个故事共同构成了一场“向暖而生”
的时代寓言。吴营村的墙绘、“哭哭马”的嘴、“按猪行动”
的烟火，本质上都是当代社会的情感补丁。我们用它们
填补了原子化生存的孤独，找回被遗忘的真实与温暖。
它们让我们看到，无论技术多发达、节奏多快速，人最核心
的需求始终是被看见、被理解、被爱。这三个案例用最朴
素的方式证明：真正的“流量密码”从来不在算法里，不在
策划里，而在“人心”里。而我们经常讲的文创，首先是抚
慰人的情感的文创，其次才是工具的文创和市场的文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上接第1版）

繁荣发展网络文学，积极推动IP转化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繁荣发展互联网条件
下新大众文艺”，“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
视听等健康发展”。2026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将聚焦网络文学新样态、新发展，推动网络文学在文化
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网文中心将发布2026年
网络文学创作重点选题指南，开展网络文学重点作品
扶持，加大扶持引导力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推出一
批兼具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同
时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打造2025年网络文学影响力
榜发布活动和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两项活动。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
表的新型数字文化业态已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主力
军，有效提升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新的一
年，网文中心将积极推动IP转化，推动优秀文艺IP向
网络游戏、网络视听、沉浸式文旅、数字藏品多形态衍
生，助力文化出海“新三样”发展，将文艺新质生产力
转化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加强对网络作家和网
络文学工作者分级分类培训，继续深化网络文学理论
研究，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实施网络文
学理论评论扶持计划、网络文学阅评计划，重点加强
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网络文学研究，推动网络文学成
为互联网时代全新的文艺形态。

加强馆藏研究，让文学文物“活起来”

作为国内最早建立、世界规模最大的文学类博物
馆，202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品总量突破100万

件。加强馆藏研究、活化利用和提升公共服务，是中国
现代文学馆的重点发展方向。新的一年，文学馆不仅
将加强文学研究、文物研究、文学馆研究三支队伍建
设，还提倡人人争做讲解员、征集员、研究员、宣传
员、安全员，努力让文物“活起来”。文学馆将精心打
造“茅盾故居会客厅”品牌，提升国家一级博物馆文
学公共服务覆盖面及服务水平。在数智时代，文学馆
将加快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新步伐，推进新时代文
学大数据中心建设，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同时，将
围绕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
展、大文学观等主题组织好学术研讨，持续打造《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时代文学研究”栏目，发挥好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奖项的激励机制以及中国现
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的激励作用，着力
深化对新时代文学的研究阐释。

围绕2026年一系列重要时间节点，文学馆将举
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展、茅盾先
生诞辰130周年特展和果戈理《钦差大臣》发表190周
年中俄联合纪念展，筹备百年军事文学专题展，发挥
文学馆在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
教育和文学教育等方面的资源和平台作用。办好李
瑛、柳青、刘白羽、张天翼、赵树理、李健吾、邵荃麟、茅
盾等作家周年纪念座谈会，推动“文学与城——作家
的香港印记”展览落地，举行陈映真学术工作坊，举办
聂华苓文学资料捐赠仪式及研讨会，不断增进两岸
三地和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交流、情感联系和文化
认同。

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文学事业发展前景广
阔。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将锚定目标、笃行实干，持
续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
和人民的崭新答卷。

锚定文化强国目标，
切实增强文学的感召力和引领力


